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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纪事瑶山纪事
□□张家和张家和（（瑶族瑶族））

一
山背，一个风景如画、风情如诗的偏僻瑶族村落。从溆浦

县龙潭镇驱车出发，穿过一段田园平地，然后沿山而上，虽然
山高坡陡，但却无惊无险。六七米宽的公路，如同飘带，环山
缠绕。路面正在分段硬化，并不畅通。时过立夏，绿肥红瘦。
前些天的连续大雨，一些路段被浸泡得软如面团，车轮碾过，
两道壕沟，形似大写的“川”字。小轿车底板过低，走进那个

“川”字，中间凸起的那道脊梁立马就让四轮悬空。越野车虽
然可以骑梁而过，但因淤积的泥浆太深，车轮陷入泥潭进退不
得。半山腰处，只好弃车步行。

步行可以抄小路，公路则盘山环绕，远了许多。但小路是
用不规整的大小石块随意铺就的一级级台阶，让人走得气喘
吁吁、汗流浃背。但上了山顶转身回望时，却又是别样的心旷
神怡，登山的辛苦顿时抛向了九霄云外。明灿灿的阳光，照耀
着远近大大小小的坡坡岭岭，照耀着漫山遍岭的树木芳草，照
耀着山上山下的田园村庄。春的妩媚已在退去，夏的热辣正
在到来。杜鹃声声，叫得山谷荡气回肠。山风如歌，芳香扑
面。苍山如海，绿浪奔涌，似是拍击着天际云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站在鹳雀楼上，他
看到只是一片空旷中的苍凉和一地苍凉中的空旷。而站在这
山背之巅，目睹群山竞秀，耳闻百鸟啁啾，“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情怀油然而生，与王之涣的感慨有了许
多不同。

太阳已带着几许倦意，缓慢的脚步在青山与蓝天的连接
处欲行欲止，似有一怀柔情，更有几许眷恋。久违的蓝色炊
烟，徐徐地升起在绿树翠竹掩映的村落上空。山里人家黄昏
时的温馨，让人生出几多向往。北宋词人柳永曾自吟：“今宵
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早年多次试第落榜，未能
入仕，于是就“且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生泡在江南水，
依红偎翠，寻花问柳，却不识得山村淳朴意趣，远胜那江淮金
粉胭脂。今宵酒醒何处？瑶山顶，清风明月。

二
山背，山的背面。叫山背的这座大山名虎形山，属雪峰山

系，高大巍峨，名字霸气十足。虎形山一边属隆回管辖，一边
由溆浦治理。称山背，大概是站在隆回的角度上而言的。山
的这边和那边居住的同是花瑶人家。他们早年或许就是一
家，由于那边地广人多，站在那边看这边，这边自然就是山的
背面了。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指山的棱形脊梁，这让
山背多了几分尊严、几抹亮色。

古老的瑶与苗有着相似的历史渊源，同尊盘古为先祖，社
会结构与苗有许多相似之处，名目众多，支系庞杂。瑶分“盘
瑶”、“山子瑶”、“顶板瑶”、“花篮瑶”、“过山瑶”、“白裤瑶”、“红
瑶”、“蓝靛瑶”、“平地瑶”等等。这些名称或取之于居住地，或
取之于某一家什用具，或取之于服饰装束，或取之于喜欢的某
种色彩，随意命名。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瑶族先人
曾有过不断的分化与迁徒，由于没有文字，分化迁徒的过程
也是逐渐忘却原有文化记忆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为
瑶族。

瑶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源于“山越”，源于“五溪蛮”，源
于“荆蛮”，源于“长沙武陵蛮”，说法众多。众多的源头之说虽
然各有所据，难成公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瑶起源于
南方，系炎帝一脉，瑶与苗的历史渊源、现实分布区域，以及相
同或相近的信仰图腾、风俗习惯，足以佐证。以瑶而名，当与
古代的社会制度有关。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国家法典上一
直存在着劳役制度，劳役也称徭役。古代的赋税主要征收钱
粮，而古代的劳役则是征民夫之力。劳役同赋税，构成封建社
会经济制度的基石，都是无条件的、强制性的，赋税以田亩课

征，劳役以人口摊派，凡壮丁都有服役之义务。同时劳役也是
一种刑罚，触犯王法，又罪不当死，于是判役。秦末农民起义
领袖陈胜、吴广以及跟随他们揭竿讨秦的900余人，都是戴罪
赴渔阳服劳役的犯人囚徒。

瑶的祖先另一说是陶罐工匠，因陶罐泥坯放在土窑里烧
制，故称他们为“窑人”；又因陶罐泥坯制作由人工到木制模型
手摇旋转，又称“摇人”。瑶族人早年同苗族人一样，勇猛彪
悍，极富反抗精神，经常因沉重的赋税徭役同地方官府相抗，
不仅当地官府束手无策，朝廷也莫奈其何。早在原始部落时
期，蚩尤率三苗和“摇人”与黄帝开战，不幸一战而败。战败，
或降或逃。降，则为奴隶；逃，遁入山林。延续而来的是夏、
商、周，依然战事不断，战败一方命运是相同的，当俘虏，贬为
奴隶，充当劳役，当了俘虏的“摇人”服劳役，简称“徭役”。南
北朝时有“莫徭蛮”，宋代有“莫徭”，无论是“莫徭蛮”或“莫
徭”，都是因徭役而起。据史载，因徭蛮们聚之山野，不缴税纳
赋，不服劳役，朝廷无奈，有时出兵征讨，有时听之任之，于是
把他们称为“莫徭蛮”或“莫徭”，意即不服徭役的人。而瑶，通
徭。瑶为氏族之名，由此而来。名称的这一演化过程，说明了
瑶在历史上多灾多难、饱受欺凌。

花瑶是瑶的分支，一个以花修饰的名称自然给人以美的
遐想。花瑶爱美爱花，尤其花瑶女人，艳丽的服饰让人眼花缭
乱。头上的月盘、身上的衣裙、腰间的花带，几乎从头到脚，各
种花儿在自织的白布上争奇斗艳、姹紫嫣红。花瑶因此而
名。精美的服饰，是花瑶人的审美追求与美学积累。花瑶女
自小飞针走线、挑花绣朵，汉人称之为“女红”。花瑶女挑花没
有图案可供临摹，全凭着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对于美的感
悟，挑出人生的喜怒哀乐、千姿百态，绣出岁月的古往今来、沧
海桑田，由此创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挑花工艺。而今，挑花已
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位花儿一样的挑花传承人瑶
家女奉来香，放弃在外地打工，回到山背，接过前辈留下的金
针银线，挑起自己民族的荣耀与责任，绣出山背花瑶人家更加
多姿多彩的人生。

夜幕降临，一弯山月，几颗星斗。淡月之下，青山隐隐；风
过之处，树影婆娑。还未插上秧苗的水田，柔柔的波光与淡淡
的月光相互辉映。蛙声此起彼伏，时而像一场大型的交响乐，
时而似一首抒情的小夜曲。南宋词人辛稼轩曾写道：“明月别

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而
眼前的我们，还有陪同我们坐在横七竖八的木板凳上的瑶家
兄弟，虽然不在稻花香里，但闻着白天开犁翻耕的稻田散发的
泥土芳香，也同样在一片蛙声中谈论年景，谈论山背花瑶的昨
天、今天与未来。

山村的夜晚祥和而宁静，没有喧嚣，没有浮燥，只有神清
气闲、心静如水之感。偶尔几声犬吠，回荡在夜幕之中。东一
盏西一盏的灯光，散落在或远或近处，既像天上稀疏的星星，
又似地上微弱的流萤，而一束灯光，就是一户人家。大分散、
小居住是瑶家人的定居特点，不像侗寨苗家，几十户甚至上百
户人家挨屋连舍，抱成一团。或许，集中定居体现了一个民
族的兴旺发达、人多势众，分散定居则昭示了一个民族的独
立自强、生生不息。走进侗寨苗乡，你会感叹那种雄伟壮观
的宏大气慨，而走进瑶山村落，你会感叹这种自然随意的飘
逸洒脱。

主人好客的热情难以形容，特意宰杀了一头肥猪。新鲜
的乡里猪肉，当天从山上采摘的竹笋，自家酿制的米酒，天上
的月亮醉了，月亮下的我们醉了。醉意朦胧中，梦同山背一起
御风飞翔。

三
山背花瑶同胞何时定居于此，未见详考。但有资料载，清

雍正元年朝廷发兵隆回征瑶，溆浦瑶民随及相应，攻龙潭断其
退路，迫使朝廷撤兵议和。这一记载表明，那时龙潭一带已为
花瑶栖息之地。山背本系龙潭辖地。清雍正年间的先战后
和，在法统上确认了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永久主人。至于花
瑶为何选择这几乎贴近白云蓝天的高山之顶作为自己的世代
栖息之地，只能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下的民族关系加以
理解。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折射出历史留下的轨迹：汉人住平
地，侗人居山脚，苗人半山腰，瑶人上山顶。这样的居住环境
划分是非自然的，昭示的正是曾经磕磕绊绊的民族关系。

从先人定居的那一天起，多少年来，多少代人，山背花瑶
生在高山顶上，长在高山顶上，高山顶上成家立业，高山顶上
生儿育女，百年之后，善良的灵魂也紧紧地系在高山顶上。而
这大山深处，这高山顶上，闭塞、贫穷与落后曾经书写了多少
艰难困苦的日子，积累了多少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他们拥

有湛蓝的天空与洁白的云彩，拥有一年四季涓涓流淌的山泉，
拥有春天的花香、夏日的阳光、秋天的层林尽染、冬天的银装
素裹，更拥有大自然给予他们的丰厚馈赠，那就是集雄奇、壮
观、秀美为一体，到目前为止规模居全国之首的山背梯田。

梯田，顾名思义，田像阶梯，层叠而上，从海拔 500 米到
1300余米，面积1500余亩，纵横15华里。竖看，像一架架云
梯，连接天上人间，雄奇壮观，万千气象。横观，似一块块
飘带，环山缠绕，凹凸收缩，妩媚娟秀。春耕已经开始了，
男人们扶犁翻耕，吆喝声声；女人们或挥锄夯实田埂，或做
些辅助性的农活，庄稼夫妻的那一份默契，尽情地挥酒在这
田园青山之中。他们就是电影 《北斗》 里的“庄稼夫妻”：

“牛郎织女难相会，庄稼夫妻日日亲。”让人心怀感慨，羡慕
赞美不已。

梯田，是山背花瑶儿女生命的舞台，播下的是心愿，疯
长的是希望，收获的是人生。无论悲欢离合，抑或苦辣辛
酸，如诗如画的层层梯田，既给了他们苦乐年华，也给了他
们温暖阳光。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
长刀短笠去烧畲。”唐代刘禹锡这首《竹枝词》，写的是当时山
里人家刀耕火种的劳作场景。而今面对规模如此宏大、气势
如此壮观、布局如此别致的山背梯田，也自然而然地让人遐
想山背上的先人们曾经有过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开荒岁
月，曾经有过的银钏金钗负水、长刀短笠烧畲的生活画面。
这画面，至今没有退色，因为梯田是在山背上，依山而开
垦，单块面积过小，不宜机耕，让我们得以目睹刀耕火种的
古老耕作方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据记载，山背梯田始垦于北宋，明
朝终成规模，历时1000多年。多少先人把一生的岁月，交给那
如同“愚公移山”一样的前赴后继，开田不止。从海拔500米到
1300多米，梯田在一级级向上延伸，直到跃上大山峰顶。这逐
年升高的仅仅只是一层层梯田吗？不！这升高的是山背人家
的希望与追求，是花瑶儿女的人生与梦想。从纵向15华里到
横向15华里，这拓展的只是一块块梯田吗？不！这拓展的是
山背人家的胸襟与智慧，是花瑶儿女的寄托与祈盼。山有多
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而最高的是山背花瑶儿女的志向与
抱负。

据同行者介绍，山背梯田风光，一年四季美不胜收。春天
禾苗未插之前，一层层梯田倒映蓝天，一片片云彩水中荡漾。
禾苗种下之后，一层层绿浪随风翻滚，从山脚绿意盎然地涌上
山顶。夏天，鸟啼蝉鸣声中，水稻扬花吐穗，香溢十里青山。
秋日，秋风爽爽，吹进山来，一层层金黄像一块块黄色绸缎，从
山顶直下山脚。收谷的日子到了，隆隆的收割机声与嘭嘭的
打谷之声回荡在山上山下。那时丰收带来的喜悦，随着花瑶
汉子的一声声呼喝，随着花瑶女人的一串串山歌，唱醉了秋
风，唱醉了青山，唱醉了山背人家披星戴月的忙碌日子，那是
透心的醉！进入寒冬腊月，雪花扬扬洒洒，满山遍岭，玉树冰
花，一个银色的世界让人心驰神往。

山背壮观秀美的梯田风光和魅力独特的花瑶风情，引得
上山的脚步不绝于道，引得赞美与感慨之声不绝于耳。经过
专家实地考察，确认山背的旅游资源达到了世界最高级
别——五级。梯田规模最大，状态最原始，丝毫不比云南元
阳、广西龙胜的梯田逊色。艳丽炫烂的花瑶服饰和当地丰富
的民间习俗，都让人置身于民族历史文化之中。

山背归来不看梯田，作别花瑶不看瑶俗。上山的路面硬
化正在夜以继日地紧张施工，山背梯田旅游观光规划设计正
在挑灯夜战。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又一个“张家界”将诞生在
溆浦，又一条“九寨沟”将横空出世。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山背期待着，我们也
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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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生命的梦想
□孟学祥（毛南族）

一次难得的相遇
□杨昌祥（苗族）

突然接到《香港商报》中山记者站一位记者的电话，
叫我送蒋子龙到珠海。面对凌空而降的“任务”，我颇感
意外。但我素来十分喜爱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便欣然
前往。

前两天，那位记者拿着一份列有高洪波、蒋子龙、陈
世旭、吕雷等作家的名单，说他们近日将来中山参加“品
鉴岭南”采风活动，邀我同往陪伴。蒋子龙因为有事，想
要到珠海去，所以我才临时被派了这个任务。

在酒店门口，初见这位被评论家何镇邦誉为“具有
燕赵之士豪爽之气的汉子”，给我的感觉恰如其描述
的——“他一向以冷面孔出现于公众场合”。听说专门安
排我送他去珠海，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作家连连拒绝，冷
峻的面孔和直率的语言，表示不必给我们添麻烦，不必
耽误我的时间。

我一路陪同作家们参观孙中山故居，与关仁山、肖
克凡、葛水平时有交谈，而蒋子龙一直在最前面细听解
说员讲解，我们并未说上话。他一言不发、凝心倾听的神
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驻足颔首看着银屏静听孙中
山演讲录音的情景甚至令我有些感动。

从故居出来，直到上车，蒋子龙还是拒绝派人送他。
《香港商报》的一位负责人强调说，路上有个人陪着，聊
聊天也好啊。我也恭敬地说，“送蒋老师是晚辈的荣幸，
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嘛。”

蒋子龙向司机交代了目的地，便打起电话。通话

结束，不太健谈的我就说：“对蒋老师仰慕已久，很早
就读到您的小说。”他惊疑地说：“那时你应该还在上
幼儿园吧？”他似乎对我的话有些质疑。我说上世纪70
年代末我已上中学了，随后列举了 《乔厂长上任记》

《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农民帝国》
等一系列小说。当我说到 《拜年》 时，先生略微顿了
一下，然后说：“对，《拜年》，看来你真读过。”就像
一扇门突然被打开，我和先生中间的那条通道，倏然
间畅通了。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您给我的印象主要是写工
业、写改革，我感兴趣的是，近几年您怎么写了《农民帝
国》，关注起农民命运？”我想在这短暂的途中，利用短暂
的机会，了解我最关心的问题。

他回答说：“一个作家写长篇小说是讲究缘分的。我
从小在农村长大，十几岁离开农村，但骨子里我还是
农民。在城市，在工厂，每天看到工人挤公交车，上
班下班，也时常想到农民在顶风冒雨进行劳作。如
今，中国有些农村仍然很贫穷，与城市差距很大，值
得我们关心。写 《农民帝国》 是受大邱庄的启示，农
民自身的缺陷也令人思索。”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这才想起他曾对拍摄《中国作
家梦——许多种声音》的马原说过：“我与工业在一起，
但我做的是农村梦。”阅读中被忽略的作家农村情结陡
然清晰起来。

因为都出自农村，我与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后
来聊到我的籍贯和民族，他欣慰地问起了叶梅。他说，这
位从恩施走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女作家把《民族文学》办
得越来越好。现在《民族文学》由1本变成了6本，出了蒙
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哈萨克文5种少数民族文
字版本，他鼓励我到《民族文学》上去发作品。我说，2000
年和2006年分别在那里发过小说与散文。他说：“时间太
久了，起码一年搞一篇。”

接着，这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自觉谈起了创作题材
的选择问题。他说：“你是苗族人，你就有优势。你看现在
是一个同化的世界，吃的一样，穿的一样，住的一
样，坐的车一样，看的报纸一样。你用什么打动人
心，那就是自己民族独有的东西。社会上很多事物都
被人们看厌了，只有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才能使人眼
前一亮。”

原来，他对民族风俗甚是钟爱。据何镇邦在《话说子
龙》中描述：“他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歌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对蒙古族姑娘每餐必唱的劝酒歌学得尤其好，在外
出时常在车上唱起蒙古族的劝酒歌，引来同行者的阵阵
掌声。”看来，在他看似冷峻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喜爱
淳朴民风的火热之心。他对我这个晚辈创作上的关怀，
就源自内心的真诚和温暖。

临近珠海，我问他对珠海印象如何。他说，他几乎每
年都要来一次，这里环境很好，住着也舒服。我问他会不
会常住。他说不会，老窝有很多事还需要去做。更重要的
是，在外面什么也写不了，只有回到老窝，才能静下心来
写作。

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他挥手向我说再见。
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多写小说，别忘了给
我来电话。”看着他高大健硕的身影慢慢走向院内，一种
温暖早已溢满心田。

想象的河流
河谷里游走
河岸很空

一座桥
从河上孤独地过
它直达我的村庄

想象的河流
从雪山来
清澈明净
静静地洗亮着村庄的眼睛

夜莺在草丛歌唱
夜莺在草丛歌唱
它的歌声委婉凄美

静静的夜里
静静地听

仿佛它
替我唱尽世间的歌谣

与一群羊相遇
与一群羊相遇
领头的那头公羊对我看了又看
它看我的眼神
夹杂着善意
又夹着丝丝的敌意
它不知道
我知道

于是，只好让路给它们
赶着羊群的人
继续吆喝着他的羊群
羊群咩咩地叫着
从跟前经过
扔给我一身的灰

与一群羊相遇
让我齿冷
偏偏在狭窄的山路上
脚下是悬崖

风，吹响牧人的短笛

风吹草尖
风吹草根
风，吹响牧人的短笛

牧人的鞭子
甩落夕阳的羞涩
坡上的夜莺醒了

城市太大
我怕
走失了我的羊
村庄太小
我担心我的牛
挤破了寨子的门

雪，落在村庄
雪，落在村庄
世界,突然出奇的安静
看着那些美丽的雪花
从山头缓慢地落下

我反复觉察
草尖上的一只蚂蚁
在偷偷地看着我

而白了的村庄
竟盛下了
一只鸟孤苦的低鸣

一条溪水流经门前
炊烟养着村庄
牧歌湿着村庄的四季

一条溪水流经门前
不住向后张望
风，把牧歌带向了远方

溪水潺潺
唱着歌的小河
略显忧伤
站在岸上
却隐隐听得见
一条鱼轻微地叹息

贵州毛南族同胞在亲人去世后，会
举行很多仪式来悼念逝者，而这些仪式
却似乎都与“死亡”无关。在他们看来，人
生没有“死亡”一说，死亡只是一种仪式，
是放下人生痛苦的包袱、走向另一个圣
洁世界的新起点。

第一次看到毛南族同胞为逝者举行
“赶场”仪式是在贵州省平塘县卡蒲毛南
族乡的课寨。

10 月的课寨，正是水稻饱满的季
节，凝望每一片田野，都能感受到丰收
的喜悦。行走在通往课寨的山路上，头
顶天空纯蓝、云彩流动，身边微风吹
拂，路旁林影生辉，小鸟在枝叶间穿梭
鸣叫，牛群在山坡上嬉戏吃草，一匹被
拴住的马儿昂首对空嘶鸣，稻浪在不远
处随风翻涌，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充
满生活气息。我跟在去参加葬礼的人群
后面往“赶场”仪式场地走，一路唢呐
呜咽，一路鼓钹争鸣，伴随着长号的悠
扬，不时还会听到说笑声和争论声。由
此而让我感觉到这些人仿佛不是来参加
葬礼，而是来参加某个集会和节日活
动。走在我身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在
我们佯僙人 （贵州毛南族的自称） 看
来，人死就是回归，就是回到原来祖先

们迁徙的地方，去过另一个日子。我们
这些来参加葬礼的人，就是来送他一
程，就像是送自己的亲人去走亲戚一
样，给他送点吃的、用的，送他上路，
让他到那边去安心过日子，过好日子。

还没有走到仪式场，远远地就看到
了两根高高的竹杆，竹杆上用纸做成的
旗幡随风飘扬着，旗幡最下端的几绺纸
须，在风力的作用下，已经缠绕在一起。
据说只有看到这些纸须缠绕在一起，才
表示为逝者举行的所有仪式很成功，逝
者也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当——当——”，这时，我听到一阵
紧似一阵的锣声从不远处传过来。熙熙
攘攘的人群聚集在不远处的一块大坪子
里，一个穿着打扮像寺庙中大法师的人，
一边敲着锣，一边用佯僙话大声地唱着
歌谣。法师的声音时而舒缓，时而激昂，
手上的锣也敲得时而紧张，时而活泼。歌

声与锣声的旋律像秋天的稻香，蜿蜒着
从耳际飘进了我的心底。在锣声的伴奏
下，法师的咏唱变成了低沉委婉的诉说。
走着的人群时而集中在一起，时而又四
散而去，还能看到有人拿着布匹，有人牵
着牛马，有人挑着小猪、鸡笼，有人端着
粮食……这样的场景，让我仿佛走进了
一个热闹的农村集市。尽管法师还在锣
声的伴奏下如泣如诉地吟唱，但他的吟
唱，在我看来，已经不足以再唤起这些人
群的悲伤。

陪同我的本地毛南族朋友告诉我，
法师的吟唱并不是要唤起人们的悲伤，
法师敲响的铜锣也并不是要召唤大家的
步伐，而是以锣为法器，警告其他的孤魂
野鬼：今天的“场”是专门为死者开的，其
他的野鬼不能靠近，靠近就会受到驱逐。
朋友还告诉我，这么多人聚集到这里，就
是来帮逝者开集“赶场”，营造集市气氛，

场地内的人走动得越多越热闹，场面越
乱，效果就越好。

除了响亮的锣声，法师的吟唱被淹
没在嘈杂的人声中。热闹的人群似乎已
经找不到悲伤的理由，失去亲人的伤感
就被一场活泼的仪式冲淡了。引导这场
仪式的法师，尽管仍在如泣如诉地吟唱，
吟唱的歌谣听起来似乎也很悲伤，但穿
透的已经不再是亲人逝去的凄凉和苦
涩，他凄婉的词曲无非只是为了叙述一
个过程。这一过程起先是悲情的，但随
着仪式的开展，哀伤就逐渐被冲淡和稀
释了，让人生出对逝者回归之路的理解。

法师的吟唱透着一种说不清的力
量，所有在现场的人仿佛都被这种力量
所感染，不自觉地加入到“赶场”的人群
中，去为逝者营造一个欢乐热闹的集市
气氛。

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但在毛南族同
胞们看来，珍贵的生命停滞不前时，并不
是就此终结，而是选择另一个开始，然后
重新回到原来的起点，再重新开启另一
种新的生活。一个人的生命静止了，一种
仪式又让静止的时间流动了，生命的勃
发永恒地占据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
让生命生生不息。

夜莺在歌唱（组诗）

□玖合生（傈僳族）


